


跨国并购知识转移主体意愿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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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创新量与储备量的多寡决定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强弱，尤其需要高度重视。文章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分析知识获取型跨国并购情境下，母公司需求意愿与子公司转移意愿对母公司知识创新与储备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对关系资本与认知资本有较高的灵敏度，母公司知识需求意愿对结构资本有较高的灵敏度；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积极影响并购主体间知识转移量，母公司知识需求意愿积极影响母公司知识吸收量。同时，知识转移总量与母公司知识吸收量的提升有助于母公司知识创新量与储备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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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ubsidiary willingness in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knowledge innovation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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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mount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reserve determines the strength of a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it needs to b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system dynamic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o analyz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parent company's demand and willingness on the parent company's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reserves in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acquisition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knowledge of subsidiaries has a high sensitivity to relational capital and cognitive capital, and the willingness to demand knowledge of the parent company has a high sensitivity to structural capital; the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knowledge of subsidiarie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mount of knowledge transfer between the parent and the subsidiary, and the parent company has a high sensitivity to knowledge demand. The willingness to demand knowledge of the company positively affects the amount of knowledge absorbed by the parent company.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rease in the total amount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he parent company's knowledge absorption will help the parent company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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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科技更替不断加快，知识资源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逐步被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所熟知[1]。中国企业更是以积极的态度，对全球先进技术知识进行搜索，进而采取跨国并购方式增加企业知识存量，以期打破后发者劣势，提高企业创新的质与量，在群雄逐鹿的国际竞争市场中快速占据一席之地[2]。而由于文化异质性[3]与组织距离[4]等因素的存在，不仅被并购企业往往对中国跨国公司有着刻板印象，中国跨国公司也同样对外部知识抱有着质疑态度[5]，使得跨文化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面临更多阻碍与挑战。因此探索有效的转移机制，提升中国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融合、加强自身的创新成为了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关注的焦点。
跨文化逆向知识转移是一个复杂的行为过程，主要受到转移主体、知识特性[6]与转移环境[7][8]等诸多因素影响，其中知识特性与转移环境较难通过客观机制的建立有所改变。因此为更好实现并购目标，学术界将目光转向了对转移主体的研究。转移主体主要通过客观能力与主观态度两部分对跨国合作产生影响，其中主观态度如母公司与子公司对于转移知识的积极意愿，不仅对客观能力，如知识吸收、学习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双方的合作效率[9] [10]的提升，进而保证了资源分享的高效性与有用性。跨国并购行为发生后，并购方与被并购方不可避免建立的制度与实际联系，形成了双方特有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单是企业合作形成的网络结构，同时也集合了各个企业的实际或潜在资源[11]。因此除为并购双方搭建交流通道外，社会资本也对并购双方意愿与组织间资源的流动产生影响[12]。在社会资本不同维度的共同作用下，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情感距离与文化差异有所降低，两者对于知识的需求意愿与转移意愿不断攀升，进而逐步实现知识的高效转移[13] [14]。
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分析母公司知识需求意愿与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过程，同时将组织间知识转移量与母公司的知识吸收量加以区分，构建更加贴合实际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对复杂的知识转移过程给予更合理的解释，以期为知识获取型并购企业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有效建议。
1 文献回顾与框架构建
1.1 转移主体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在跨文化知识转移中，个体或组织均需要突破现有认知与习惯，实现对企业知识存量及价值的改变。转移过程涉及了知识的转移主体与接收主体，而双方主体的能力与意愿则会对转移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在关于主体接收能力研究中，吸收能力成为了顺利实现转移过程的关键[15]，且具有积累性与路径依赖性等特点，是企业的动态能力[16]。除对外部知识进行获取、消化并转化外，知识吸收能力还常被视为企业对隐性知识进行处理的技能[17]，并对知识进行进一步改造。而在跨国并购中，吸收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信息进行更好的筛选与评价,进而对外部知识进行充分的吸收与利用，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18] [19]。除吸收能力外，知识接收方的学习动机与接受意愿同样为研究关注的重点。由于企业自身受资源与能力匮乏、相关知识技术储备不足等限制，企业需要对外寻求有价值且较难替代的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可能[20]。而受固定思维及惰性习惯的影响，接收方通常难以对外来的知识与理念保持认同，因此企业通常建立相关的奖励与激励机制，增强个体与组织对外来技术知识进行主动学习的积极性[21]，进而帮助接收者更好的实现对知识的接收与后续的创新。
作为知识发送方的子公司来说，转移意愿的多寡对于转移知识量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学者们对如何提升子公司转移意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缓解子公司的抵触情绪，母公司通常给予子公司适度的经营与决策自主权，除保证了子公司高效创造先进技术外，也为增强子公司对集团信任，从而实施知识转移建立坚实的基础[22][23]。此外独立的自主权也象征了母公司对于子公司的信任，有利于搭建并购双方交流通道，通过非正式沟通增强子公司的融合度，进而扩大子公司向外进行知识转移的情感意愿[1]。同时并购双方良好的关系，也有利于集团的声誉与地位的发展。对于跨国并购的双方企业来说，良好的声誉有助于跨国公司更易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可与信任。融入当地社会文化是跨国企业成功立足他国竞争市场的关键环节，为企业间后续资源整合与创新奠定夯实的基础[24]。
1.2 社会资本与跨文化知识转移
社会资本不仅构建了转移双方交流的结构基础，同时也提供了资源流动的可能，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与创新绩效，由此社会资本对跨文化知识转移作用不可忽视。在跨国并购的不同阶段，社会资本对知识转移产生的影响具有差异性[25]。在知识获取阶段，企业充分利用社会网络的交流功能与碰撞效应，促进非文本化等技术与知识在企业间与不同员工中转移，加速知识存量的储备[26]。而频繁的互动不仅能够帮助成员有机会展现所长，同时也能够增强跨国集团成员之间、成员与企业间的粘合性，全面提升集团企业的人员凝聚力[27]，削弱了成员间担心得不到相应报酬产生的“回报风险”， 由此进一步增加双方信息分享的数量及种类[28]。
除知识获取阶段，通过持续的交流沟通，双方将各自的信息加以梳理整合，对知识缺口进行补充，更充分的了解行为双方的相关性与互补性，有利于激发企业对于新知识的创造[29]。组织间网络关联的程度与质量，对企业的探索式与突破式创新均会产生积极的影响[30]。Gulati[31]认为各行为主体的网络位置与关联程度不同，获取的资源与相应管理能力有所不同，进而对于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效率产生差异，最终对企业经营与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在中国情境下，中国企业通过与发达国家企业建立关联渠道，突破自身禁锢，借助外部网络获取发展机会，了解并掌握前沿知识资源，进而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并在国际市场中快速占据一席之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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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并购双方对创新影响分析框架
Figure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influence of both partie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innovation
2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本文以中国企业实施的知识获取型跨国并购为研究研究对象。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构建并购中母公司知识需求与子公司转移意愿对母公司创新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利用Vensim PLE软件对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分别调整社会资本中结构、关系与认知维度参数，对变量灵敏度进行分析，进而验证模型的作用机制。
2.1 模型实用性分析
跨文化知识转移是企业进行的复杂战略行为，转移系统以知识为流体，探索知识在不同组织间产生的效益及所受影响。而系统动力学是对复杂系统进行有效分析的方法之一，通过变量因果关系分析，调整模型变量参数，构建最贴合实际情境的研究模型，并对不同环境或主体变更所造成的影响作出预测，同时验证模型准确性与稳定性，进而为研究者与企业实践者提供理论与战略决策依据[33]。
2.2 模型假设
（1）以获取外部先进知识为目的的跨国并购中，仅考虑海外发达国家子公司对于中国母公司进行的逆向知识转移，传统的正向知识转移及跨国集团内部间的水平转移并不包含在内。（2）海外发达子公司所掌握的知识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且优于中国母公司所掌握的技术知识，双方间存在明显的知识势差；（3）跨国并购中知识转移总量并不等同于母公司对外部知识的全部吸收量；（4）社会资本通过结构资本、关系资本与认知资本三个维度对知识转移主体意愿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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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跨国并购企业意愿对创新影响的因果关系图
Figure 2 A causal diagram of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M&A firm's willingness on innovation 
2.3 因果关系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文献分析与假设，本文构建了跨国并购企业意愿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因果关系图，如图2所示。其中母公司创新量受母公司知识存量影响，而母公司知识存量受母公司知识创新量、母公司知识淘汰量与母公司知识吸收量影响，母公司知识吸收量由知识转移总量、知识学习能力、知识整合效率与知识需求意愿因素决定；企业认知资本将对团队间凝聚力、沟通效率与母公司知识整合效率产生影响。知识转移总量是由显性知识转移量与隐性知识转移量组成，母公司对外部知识的需求意愿主要受企业接触的知识转移机会与外部知识异质性影响，而结构资本在对于知识转移机会与知识异质性的存在给予了解读。其中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转移主体间沟通效率、双方知识距离与转移阈值共同影响了隐性知识转移量。而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取决于跨国集团内团队凝聚力强弱、相互监管信任程度与经营风险信任程度，双方信任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间关系资本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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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跨国并购企业意愿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流图
Figure 3 A system dynamics flow diagram of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M&A firm's willingness on innovation 
2.4 系统流图构建
基于上述因果关系图及对相关变量的分类，本文构建了如图3的系统动力学流图，其中包含状态变量3个，流率变量7个，辅助变量17个及常量15个。
2.5 方程设计与说明
根据已有学者对模型变量的设定[34][35]，以及相关专家的建议，结合中国企业以获取外部知识为目的进行跨国并购的实际情境，分别对状态、流率与辅助三类变量进行方程设计，并根据变量特征及真实情境对其进行赋值，具体设计说明如下：
（1）状态变量（L）
子公司知识存量=INTEG（子公司知识创新量-子公司知识失效量，40）；
母公司知识存量=INTEG（母公司知识吸收量+母公司知识创新量-母公司知识淘汰量，10）；
知识转移总量= INTEG（显性知识转移量+隐性知识转移量，0）；

（2）流率变量（R）
母公司知识创新量=母公司知识存量×母公司知识创新率；母公司知识创新率设为0.15；
子公司知识创新量=子公司知识存量×子公司知识创新率；子公司知识创新率设为0.3；
子公司知识淘汰量=STEP（子公司知识存量×子公司知识淘汰率，4）；子公司知识淘汰率设为0.1；
母公司知识淘汰量=STEP（母公司知识存量×母公司知识淘汰率，4）；母公司的知识淘汰率为0.1；
隐性知识转移量=DELAY1I(IF THEN ELSE(转移阈值<0.9,知识距离×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沟通效率,0),2,0)；
显性知识转移量=With Lookup ( Time ([(0,0)-(36,2000)],(0,100),(36,2000) );
母公司知识吸收量=知识转移总量×知识学习能力×知识需求意愿×知识整合效率；
（3）辅助变量（A）
关系资本=共同遵守规章制度×沟通程度×身份认同；
认知资本=共享企业文化×共享发展战略×共享语言；
结构资本=组织位置×组织联结密度×组织联结模式；
经营风险控制=子公司知识存量×经营风险匹配参数×关系资本；
监管信任= 0.7×关系资本；
团队凝聚力=企业价值×认知资本；
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团队凝聚力×经营风险信任×监管信任；
沟通效率= 0.7×认知资本；
知识整合效率= 0.9×认知资本；
知识学习能力= With Lookup(Time ([(0,0)-(36,50)],(0,5),(10,8),(20,15),(36,45) )；知识学习能力变化过程用表函数表示，最初设定值为5，最终设定值为45；
知识异质性=结构资本×知识异质性参数；
知识转移机会=结构资本×知识识别能力；
知识识别能力=With Lookup(Time(([(0,0)-(36,10)],(0,0.1),(5,0.2),(10,0.7), (36,5) ) ；知识识别能力用表函数表示，随着时间不断增长，母公司对于外部知识识别能力也不断增加；
知识需求意愿=知识异质性×知识转移机会；
知识距离=子公司知识存量-母公司知识存量；
转移阈值= IF THEN ELSE( 母公司知识存量/子公司知识存量<0.9, 母公司知识存量/子公司知识存量 , 0.9 )；
企业价值= With Lookup(Time ([(0,0)-(36,2)],(0,0.1),(10,0.5),(20,1.2),(36,2) )；
3 模型仿真与灵敏度分析
3.1 模型检验
（1）系统边界适当性检验
系统边界适当性检验通常用来对模型变量的内生性及边界进行质性检验，首先通过对因果关系图与系统流图进行因果回路梳理与变量方程检查，探究是否存在内生变量在系统中承担关键变量角色，同时探讨边界的变化是否会为研究变量带来剧烈影响[13]。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结果进行梳理并与专家沟通讨论，辅以对转移案例进行研读，修改并完善因果关系图与研究变量的应用，确保模型未包含非必要研究变量，构建的企业意愿对母公司知识创新的影响路径符合以往研究成果。由此可见，本文构建的模型系统边界较为适当。
（2）模型仿真检验
利用Vensim PLE软件，对构建的模型进行模拟仿真运算，初始指标设定为初始时间（Initial Time）=0,结束时间（Final Time）=36，时间单位（Units for Time）=月（Month）,时间步长（Time Step）=0.25。系统中选取关键变量子公司知识存量、母公司知识存量、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母公司知识需求意愿、隐性知识转移量、转移知识总量、母公司知识吸收量与母、子公司知识创新量进行仿真检验，分析其结果是否符合实际情景，进而说明模型的拟合性。仿真结果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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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模拟仿真检验
Figure 4  Simulation test
由仿真结果图4可知：①从知识存量角度分析，母公司在一定时间内获取相应外部知识，并根据自身需求加以整合与创新，确保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知识存量的不断积聚。而相比于母公司，海外发达国家子公司具有更丰厚的研发与创新基础 [36]，能够更快的实现对知识的积累；② 随着时间推移，知识转移双方亲密程度不断增加，双方信任程度也有所提高，有效降低了双方的抵触情绪。在双方共享发展战略的环境下，子公司对母公司进行知识转移与沟通的意愿不断增强，隐性知识转移量与知识转移总量同时呈现递增态势。③由于认知差距等阻碍的存在，一般情况下母公司并不能完全吸收外部转移知识量。而外部知识的吸收量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能力，同时也受到企业对外部知识需求意愿影响。在结构资本的影响下，母公司扩大了对外部多元化知识的认知，提高了企业学习兴趣与主动性，进而对外部知识需求意愿产生积极影响。此外在关系资本的影响下，知识整合效率不断提升，进一步帮助母公司对外部知识吸收量的提高。 ④从知识创新量分析，随着知识存量的不断积累，强化了企业对行业知识理解的深广度，有助于企业对知识进一步挖掘与更新创造 [37]。而由于子公司具有更深厚的知识基础与国际竞争市场经验，因此能够更好的洞察竞争态势与用户需求的变化，为保持企业的行业竞争力，子公司通常保持着更高的企业创新能力，相比于母公司能够增加更多的创新知识； 
由此可见，该模型能够较好的模拟出跨文化并购中，转移主体意愿对母公司知识创新的作用机制，证明了该模型与实际的拟合程度较高，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3）系统极端情况检验
本文中将模型中的沟通程度与组织位置两个指标值设定为1，考察变量在极端情况下，验证各因素是否进行合理性变化，进而确定模型稳定性与可靠性。检验情况如图5所示。
由图5可知，在极端检验中，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母公司知识需求意愿、隐性知识转移量与母公司知识创新量均有了大幅度增长。这是因为当沟通程度变为极值时，意味并购双方进行了充足且深入的沟通，增强了双方的关系资本，降低了子公司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而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提升双方互信程度，减少了知识流动中监管成本与风险控制，加大了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38]。转移意愿的提升，强化了双方的非正式关系，子公司更愿意对母公司进行关键知识的分享与指导，由此隐性知识转移量不断攀升，且在转移后期，隐性知识的转移速度不断加快。
当组织位置这一因素变为极值时，意味着母公司在跨国集团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具有绝对优势，有机会对组织外知识进行了解，增加了企业对于多元化知识的认知，引发了企业对于异质性知识需求的思考，同时社会网络提高了母公司获取外部知识的可能性。因此在对外部知识获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双重作用影响下，母公司的知识需求意愿逐渐变大，学习的主动性不断增强，实现母公司对外部知识的充分吸收，进而提高企业的知识吸收量与自身知识存量 [39] [40]。而知识底蕴的增加，不仅有助于企业创新理念的形成，同时也营造了更好的知识创新环境，因此随着母公司知识存量的不断增加，企业创新量也有所提升。 
极端检测中，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母公司知识需求意愿、隐性知识转移量与母公司知识创新量的变化均符合实际情境，证明了构建模型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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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模拟仿真与极端检验对比
Figure 5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ion and extreme test
3.2 系统模型灵敏度分析
（1）结构资本的敏感度分析
首先保证关系资本与认知资本不变，通过对并购后组织位置、组织联结密度与组织联结模式进行参数调整，将结构资本依次提升20%，40%，60%与80%，曲线对应标识由敏感分析1 至敏感分析4。在本文构建的模型中，结构资本主要对母公司知识需求意愿产生影响。
根据图6显示可知，母公司的知识需求意愿与母公司的知识创新量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增加，且母公司知识创新量积累速度逐渐加快，当结构资本越大时，知识创新量后期的积累速率越大。一般来说处于网络中心的企业，往往能接触到更多的外部知识，帮助企业拓展更广阔的战略视野，拥有更多的知识转移机会[41] [42]。而当企业间联结密度较大时，不同的企业即占据不同领域的竞争市场，彼此间的核心知识的关联性较低，知识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而陌生且新颖的知识更易激发企业的兴趣，帮助企业在竞争中独辟蹊径，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企业竞争力[43] [44]。外部知识转移机会与知识异质性的增加，增强了母公司对新知识的需求意愿，引导企业学习的主动性，并为吸收利用外部知识做好相关准备，最终实现了母公司知识创新量增加。因此结构资本不断提升有助于激发母公司知识需求意愿，帮助母公司对外部知识进行更好的吸收与利用，有利于新知识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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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结构资本灵敏度分析
Figure 6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Structural Capital
（2）认知资本的敏感度分析
其次保证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不变，通过对共享企业文化、共享发展战略、共享语言三个变量参数进行调整，将企业间关系资本依次提高20%，40%，60%与80%，曲线对应标识由敏感分析1至敏感分析4，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隐性知识转移量、母公司知识吸收量与母公司知识创新量对应变化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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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认知资本的灵敏度结果分析
Figure 7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ognitive Capital
根据图7显示可知，认知资本的增加不仅提升了子公司的转移意愿，同时也增加了隐性知识的转移量与母公司的知识吸收量，进而实现了知识创新量的增多。变量均随着时间增加而不断增多，积累速度逐渐加快；当企业认知资本越大时，后期积累的速率越大。当双方具有共同的企业发展战略，互为利益相关者时，不仅帮助发达国家子公司削弱了对中国企业的刻板认知，降低了子公司对母公司分享知识的抵触情绪，同时有利于并购后双方团队凝聚力的形成，促进了子公司对外知识转移意愿，对关键隐性知识转移量的提升，具有更显著的影响[45][46]。而认同的企业文化与语言共同程度等因素的不断提高，有助于提升知识转移主体间的沟通效率，降低了由于语言障碍及企业文化距离等引起的沟通误会，增强了母公司对于外部知识整合效率[47]，提高了知识吸收量与知识创新量。
（3）关系资本的敏感度分析
最后保证结构资本与认知资本不变，通过对身份认同、沟通程度及共同遵守规章制度三个变量参数进行调整，将企业间关系资本依次提高20%，40%，60%与80%，曲线对应标识由敏感分析1至敏感分析4，隐性知识转移量与母公司知识吸收对应变化如图8所示。
根据图8显示可知，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与隐性知识转移量随时间增加而不断增多，且积累速度逐渐加快，当企业关系资本越大时，变量后期积累的速率越大。通常由于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等原因，双方企业信息透明程度不高，海外子公司对于并购母公司具有较低的信任程度，子公司可能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削弱了转移的知识强度。随着组织间沟通不断深入，企业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与共同规则的遵守，使得跨国集团内的企业建立了共同利益关系，有助于双方信任基础的构建。而信任的增加不但减少了知识分享过程中过度的监管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双方的转移风险，进而增强了子公司的知识转移意愿，有效促进了隐性知识的转移，提升了组织间转移知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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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关系资本的灵敏度结果分析
Figure 8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Capital
图6、图7、图8说明了敏感性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境相符，且企业意愿与母公司知识创新量对结构资本、关系资本与认知资本具有较高灵敏度。
4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4.1研究结论
（1）在知识获取型跨国并购中，转移主体意愿对母公司知识创新具有积极影响。通过提高子公司对外知识转移意愿，影响组织间隐性知识转移量与知识转移总量，不仅对母公司的知识存量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间接提高了母公司知识创新量；而母公司知识需求意愿的提高，增强了母公司学习的主动性，强化了母公司的吸收能力，高效的实现了母公司知识存量与知识创新量的提升。
（2）社会资本对企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后，组织间不可避免的建立了制度及实际联系，形成了企业社会资本。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分别对母公司的需求与子公司的转移意愿产生积极影响，为母公司知识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
（3）灵敏度分析结果显示，提高子公司的身份认同感、转移主体间的有效沟通等措施加强了双方互信程度，有利于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的提升；而调整集团网络间的组织位置、联结密度与模式等，则有助于扩大母公司对外部知识的获取机会，提高母公司知识需求意愿；当跨国并购集团实现发展战略一致、企业文化与语言共享时，利用团队的凝聚力增强双方沟通效率与母公司整合能力，在提高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的同时加强母公司知识吸收创新能力。
4.2 理论贡献
（1）在中国情境下引入多维度社会资本视角，探索跨国并购知识转移主体意愿对母公司知识创新的影响机制，丰富了知识转移主体对知识创新影响研究内容。（2）由于能力差距与需求差异等条件存在，母公司往往不能接收全部知识转移量。但以往大多数研究将知识转移总量默认为母公司吸收的知识量，并不与实际情境相符。因此本研究对两者进行详尽区分，实现了对以往研究的补充与完善。（3）利用系统动力学仿真及敏感性分析，结合研究实际情境，构建直观的复杂系统模型，填补了以往利用仿真模型对知识转移主体意愿与母公司知识创新关系进行分析的空白，有助于后续对公司意愿在跨国并购中的影响机制进行更好的解读。
4.3 管理启示
以知识获取为目的的国际并购中，母公司知识需求意愿与子公司转移意愿对母公司知识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尤其需要高度重视，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激发母公司对外部知识的需求意愿。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企业需对外部有价值的知识进行准确识别与利用，而需求意愿则是企业对外部知识进行积极获取与有效整合的推动者。因此母公司需通过调整自身在集团中的战略地位、与外部组织沟通频率与范围等措施，扩张战略视野，激发母公司对外寻求知识意愿，进而更好的掌握行业发展动向并快速识别国际竞争环境中的新机遇，为构建母公司先发者优势奠定基础；（2）建立国际并购双方有效沟通机制。组织与文化距离的存在，使得并购主体间知识转移更为艰难。因此为实现企业并购目标，母公司应通过人员互派、联合研发、会议探讨等方式，建立与子公司多渠道交流机制。有效沟通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进互信，提高子公司对外转移知识的意愿，同时也能够帮助母公司深入理解外部知识所内涵的潜在价值，有助于跨国集团整体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扩大集团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
4.4 研究不足
本文虽然丰富了并购双方意愿对母公司知识创新影响的关系研究，但仍存在些许不足，未来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索。（1）本文构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仅研究了知识创新受转移主体意愿的影响，并未包含其他影响因素，未来可以对知识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2）尽管本文结合了以往研究成果、实际情境与专家意见对模型变量赋值，但仍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后续可以通过案例研究对该模型进行进一步验证，增强模型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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